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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 

 

         陈明光 

 

[摘要] 郎官出使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郎官出

使“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虽然带有一定的地方监察性质，却有

很大的随意性。经过安史之乱，出使郎官被赋予的地方监察使命在许

多场合是特指的，说明唐后期中央从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了地方监

察系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唐朝郎官本是皇帝的“腹心之臣”，二

是出使郎官作为“制使”具有特定的权威，三是唐朝后期中央出于加

强制约地方分权势力的政治需要。唐后期中央集权趋于衰弱、方镇割

据势力日益加强，出使郎官对地方的监察收到多少成效，值得怀疑。

不过，唐后期出使郎官被正式纳入地方监察系统，是中国古代地方监

察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仍值得揭示。 

 

    关键词：唐朝  出使郎官  地方监察 

 

   关于唐朝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察形式，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御史台

的巡按机制、唐前期的采访按察使制度以及唐后期度支盐铁巡院，对

派遣监察使臣虽有论述，却尚未对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的关系予以应

有的关注。①而且，唐朝有关诏敕中的“出使郎官、御史”及“郎官、

                                                        
①参见谢元鲁《唐代的出使监察与中央决策的关系初探》（《社会科学家》1988年第 3期），何汝泉《唐代前
期地方监察制度》（《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 2期），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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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有些古籍校点本有作“出使郎官御史”或“郎官御史”者，①

即视之为一种官员，今人论著或径加引用。其实应该是“出使郎官”、

“出使御史”或者“郎官、御史”，指两种官员。故唐朝出使郎官与

地方监察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郎官出使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出使，是指官员

受皇帝派遣去宣喻帝旨或完成某一项使命，他们被称为“制使者”或

“制使”。《唐律疏议》卷一《名例》的《疏议》曰：“制使者，谓

奉敕定名及令所司差遣者是也。”有唐一代，奉命出使者不少，所衔

使命繁多。若按其身份，我们可将出使者分为两大类，并观察其出使

与地方监察的关系。 

第一大类是宦官出使，时称“中官出使”、“中使”。唐朝前期

“中使”主要在京城来往于宫廷内外，出使外地者不多。安史乱后，

宦官干政加剧，“中使”几成宦官的代名词。贞元十二年（796）正

月，德宗下诏限制京城官民私贮铜钱的数量，诏称：“宜令京城内自

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

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
②
 “中使”竟成此

诏专门提及的一个群体，足见其人数之多、政治经济影响之大。如所

周知，唐后期中使在政治、军事、刑狱、外交、财政等各种场合频繁

                                                                                                                                                               
任大熙《唐开元年间的右御史台和诸道按察使》（韩国《历史学报》第 136期，1993），高桥继男《唐代后
半期的巡院地方行政监察事务》（原载《星博士退官纪念中国史论集》，1978年。中译本见《日本中青年学
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胡宝华《唐代监察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年）等。 
① 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唐会要》（1991年版）第 815页、第 1423页、第 1434页、第 1716页。中华
书局标点本《旧唐书》（1975年版）第 301页、第 2129页。周勋初主编校订本《册府元龟》（凤凰出版社，
2006年）第 994页、第 995、第 1311页、第 1685页、第 5859页等。参见陈明光《唐朝的“郎官、御史”
——校订本〈册府元龟〉标点商兑之一》（载《厦门大学国学院研究集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9年） 
② 《唐会要》卷八九，《泉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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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是宦官专权的重要表现形式。不过，中官虽然狐假虎威，出使

对地方影响不小，回宫复命也可能反映一定的吏治与民情，
①
但中官

出使却未见被唐朝正式纳入地方监察的体系。 

第二大类为朝官出使。例如，贞观二十年（646）正月丁丑，唐

太宗派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尚书左丞杨纂、太子詹事

张行成、太仆少卿萧铣、光禄少卿冯怦、司农卿达奚怀义、雍州司马

李督慎、给事中张睿册、御史中丞唐临；中书舍人崔仁师、柳奭；太

子中允宇文节、太子中舍人贺会壹、万年县令宋行质、长安县令李乾

祐、户部郎中刘翁勃；刑部侍郎刘燕客、王昕；尚药奉御长孙知人；

大理正郭文宗、李镜玄等，“以六条巡察四方，各以澄清为务，多所

贬黜举奏。”
②
这22人大部分是朝官。从《册府元龟》卷一六一至一

六二所记载的唐朝命使资料来看，出使者多数是朝官，从地方官选派

的较少。 

朝官出使又可分为四种，他们与地方监察的关系各有不同。 

一是御史台的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御史台是唐朝最高的监察

机构。按《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规定，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

巡按郡县，糺视刑狱，肃整朝仪”。殿中侍御史“各察其所巡之内有

不法之事”，包括“诸州纲典贸易隐盗、赋敛不如法式”。因此，出

使是监察御史和殿中侍御史履行其法定职责的必要形式，是唐朝中央

                                                        
①例如，据《旧唐书》卷一二九《韩皋传》载，贞元十四年（803），春夏大旱，粟麦枯槁，畿内百姓多次

向京兆尹诉灾，韩皋“以府中仓库虚竭，忧迫惶惑，不敢实奏。会唐安公主女出适右庶子李诉，内官中使

于诉家往来，百姓遮道投状，内官继以事上闻”，德宗才下令予以赋税“损免”。又如《旧唐书卷》一九

上《懿宗纪》载，咸通二年（861）六月戊戌，制曰：“昨陕虢中使回，方知蝗旱有损处，诸道长史，分忧

共理，宜各推公，共思济物。内有饥歉，切在慰安，哀此蒸人，毋俾艰食。” 
② 《册府元龟》卷一六二，《帝王部·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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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实施监察的重要形式之一。 

二是大理寺评事。大理寺“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
①
是唐朝最

高司法部门。大理寺属官有从八品下的评事，贞观二十二年（648）

置十员，后加至十二员，“掌出使推覆”，
②
即负责外出复审刑事案

件。如睿宗延和年（712）中，“沂州人有反者，诖误坐者四百余人，

将隶于司农，未即路，系州狱。大理评事敬昭道援赦文刊而免之”。

③
如果大理寺评事是单纯出使复审案件，则是履行本职工作，不属于

进行地方监察。不过，唐朝大理评事出使或有摄御史的，如武则天长

寿年（692），“有上封事言岭表流人有阴谋逆者，乃遣司刑评事万

国俊摄监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状，斩决。国俊至广州，遍召流人，

拥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余人，一时并命，然后锻炼曲成反状”。

④
 玄宗朝孙逖《送赵评事摄御史监军岭南》诗云：“议狱持邦典，临

戎假宪威。风从阊阖去，霜入洞庭飞。篁竹迎金鼓，楼船引绣衣。明

年拜真月，南斗使星归。”
⑤
唐中央让大理事评事“假宪威”出使，

应该有让他们顺带监察地方的用意。但这种例子少见，说明唐朝中央

对地方监察基本上不借助大理寺评事出使这一司法常规。 

   三是郎官。据《唐六典》的编制统计，尚书省、门下省以郎中、

员外郎、郎为名的官员共 78名，其中尚书省二十六司合计 66名，为

数最多。这些官员或被统称为“两省郎官”
⑥
。不过，唐人称“郎官”

                                                        
① 《唐六典》卷一八。 
② 《唐会要》卷六六，《大理寺》。 
③ 《大唐新语》卷四，《持法》。 
④ 《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⑤ 《全唐诗》卷一一八。 
⑥如王建《贺杨巨源博士拜虞部员外》诗云：“合归兰署已多时，上得金梯亦未迟。两省郎官开道路，九州

山泽属曹司。诸生拜别收书卷，旧客看来读制词。残著几丸仙药在，分张还遣病夫知。”（《全唐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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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指尚书省的郎中、员外郎。如《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尚

书省》载：“故事，叔父兄弟不许同省为郎官。格令不载，亦无正敕。

贞观二年十一月，韦叔谦除刑部员外郎。三年四月，韦季武除主爵郎

中。其年七月，韦叔谐除库部郎中，太宗谓曰：‘知卿兄弟并在尚书

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无辞稍屈阶资也。’”《新唐书》

卷一一八《韦凑传》称韦家“自叔谦后，至郎中者数人，世号‘郎官

家’”。 

郎官出使在唐代一贯有之。如永徽二年（651）正月，高宗诏曰：

“去岁关辅之地，颇弊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间，致有

罄乏。⋯⋯今献岁肇春，东作方始，粮廪或空，事资赈给。其遭虫水

处有贫乏者，得以正、义仓赈贷。雍、同二州，各遣郎中一人充使存

问。”
①
开元十九年（731），突厥毗伽可汗之弟左贤王阙特勒死，玄

宗“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

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

尝有”。
②
据韩愈撰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董晋

《行状》所述，董晋死于贞元十五年（799）二月三日，德宗“使吏

部员外郎杨于陵来祭，吊其子，赠布帛米有加。”
③
穆宗长庆元年（821）

改元大赦文称；“中使及郎官、御史奉使所在，并不得与人事物。”

                                                                                                                                                               
三 00） 
① 《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 
②《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下》。 
③ 《韩愈集》卷三七，《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副大
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汴宋亳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赠太傅董公行状》。又，《新唐

书》卷一六三《杨于陵传》载，杨于陵“以吏部判南曹，选者恃与宰相亲，文书不如式，于陵驳其违，宰

相怒，以南曹郎出使吊宣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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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见郎官出使与中官出使、御史出使是三类使者。 

四是常参官。《唐六典》称：“凡京师有常参官，谓五品以上职

事官、八品已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供奉官，谓

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黄门、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

中，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左右补阙、拾遗，御

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
②
常参官的“出衔制命”，

如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四月，尚书左丞狄仁杰充江南安抚使。“吴

楚多淫祠，仁杰一切焚之，凡除一千七百所”。
③
开元年间，玄宗曾

“自为文，勒石西岳”，派左拾遗吕向为镌勒使。
④
徐安贞《送吕向

补阙西岳勒碑》诗云：“圣作西山颂，君其出使年。勒碑悬日月，驱

传接云烟。寒尽函关路，春归洛水边。别离能几许，朝暮玉墀前。”

⑤
狄仁杰、吕向之行均属常参官出使。 

   《唐六典》所说的“常参官”虽然包括一部分郎官，但从唐朝有

关公文来看，说到“朝官出使”时，“常参官”与“郎官”是有区分

的。文宗开成五年（840）六月，御史中丞黎植奏： 

伏以朝官出使自合驿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请不限高卑，

不得辄乘檐子。如病，即任所在陈牒，仍申中书门下及御史台，

其 轝檐夫自出钱雇。节度使有病亦许乘檐子，不得便乘卧 。宰相、

三公、师保、尚书令、正省仆射，及致仕官疾病者许乘之，余官

并不在乘限。其檐子任依汉魏故事，准载步舆，步舆之制，不得

                                                        
① 《册府元龟》卷九 0，《帝王部·赦宥第九》。 
② 《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按，“凡京师”，《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为“凡京司”。 
③ 《唐会要》卷七七，《诸使上·巡察按察巡抚等使》。 
④ 《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艺中·吕向传》。 
⑤ 《全唐诗》卷一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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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务华饰。其三品已上官及刺史赴任，有疾亦任所在陈牒，许暂

乘，病瘥日停，不得驿中停止，人夫并须自雇。 

对此提案，中书门下认为： 

台司所奏条流檐子事，更须商量。其常参官或诸司长史品秩

高者，有疾及筋力绵怯，不能控驭，望许牒台，暂乘檐子，患损

勒停。其出使郎官中路遇疾令自雇夫者，若所诣稍远，计费极多，

制下检身，不合贷借，轻赍则不济所要，无偏则不可支持。如中

路遇疾者，所在飞牒申奏，差替去。以此商量，庶为折衷。余请

依御史台所奏。① 

从出使者途中患病如何选择交通工具的议案来看，其中的“出使

郎官”应包括名列《唐六典》“常参官”的八品以上郎官之出使者。

换言之，中书门下所谓“常参官或诸司长史品秩高者”出使，并不包

括八品以上的郎官出使。长庆元年（824）四月，穆宗下敕处理“中

使”乘馆驿递马事宜，同时规定：“其常参知官出使，及诸道幕府军

将等合乘递者，并须依格式。如有违越，当加科贬。”
②
可见“常参

官出使”既不同于“中官出使”，也不同于“郎官出使”。 

从地方监察的角度观察，我们发现唐朝“常参知官出使”与“出

使郎官”的最大区别在于，经过安史之乱，“出使郎官”被唐中央正

式纳入地方监察系统之中。 

“出使郎官”在唐朝前期是否兼有监察地方的使命？史籍语焉不

详。《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载，代宗时，宰相“元载引用

                                                        
① 《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杂录》。 
② 《唐会要》卷六一，《御史台中·馆驿》。 



 8

私党，惧朝臣论奏其短，乃请：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

宰相，然后上闻”。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颜真卿即上疏说： 

御史中丞李进等传宰相语，称奉进止：“缘诸司官奏事颇多，

朕不惮省览，但所奏多挟谗毁；自今论事者，诸司官皆须先白长

官，长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后奏闻者。”臣自闻此语已来，

朝野嚣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则？诸司长官皆达官也，言皆专达

于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

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所以明四目、达四聪也。

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聪明，则天下何述焉。 

他接着说： 

臣闻太宗勤于听览，庶政以理，故著《司门式》云：“其有

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监门司与仗家引奏，不许关碍。”所

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马二匹，须有乘骑便往，所以平治天下，

正用此道也。天宝已后，李林甫威权日盛，群臣不先谘宰相辄奏

事者，仍托以他故中伤，犹不敢明约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阉官

袁思艺日宣诏至中书，玄宗动静，必告林甫，先意奏请，玄宗惊

喜若神。以此权柄恩宠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

达，所以渐致潼关之祸，皆权臣误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 

据颜真卿此说，似乎郎官、御史“出使天下，事无巨细得失，皆

令访察，回日奏闻”是唐初以来的制度。据说，武则天时，“朱前疑

浅钝无识，容貌极丑。上书云‘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即授拾遗，俄

迁郎中。出使回，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即赐绯鱼袋。未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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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于绿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
①
这不失为一个例证。不过，

这种“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虽然带有一定的地方监

察性质，却有很大的随意性，与后来明令赋予他们指定的地方监察使

命有明显区别。目前似未发现唐朝前期有关地方监察的诏敕、公文中

有明文规定出使郎官必须负起特定的地方监察使命。 

经过安史之乱，出使郎官才逐渐被赋予地方监察的特定使命。

如大历六年（771）四月，代宗诏：“自今后别驾、县令、录事参军

有犯赃私，并暗弱老耄疾患不称所职、户口流散者，并委观察节度等

使与本州刺史计会访察，闻奏与替。其犯赃私者便禁身，推问具状闻

奏。其疾患者准式解所职。老耄暗弱及无赃私才不称职者，量资考改

与员外官。余官准前后敕处分。其刺史不能觉察，观察节度使具刺史

名品闻奏。如观察节度管内不能勾当，郎官、御史出入访察闻奏。”

②
六月，代宗又下诏：“自今已后，所在不得闭籴及隔截榷税，如辄

违犯，所繇官节级科贬，仍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访察闻奏。”

③
《新唐书》卷一四二《杨绾传》载，代宗采纳宰相杨绾关于中央加

强对州剌史任免权的控制建议，规定；“刺史不称职若赃负，本道使

具条以闻，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辄去州诣使所。如其故阙，

使司无署摄，听上佐代领。”并“诏郎官、御史分道巡覆”。 

唐后期郎官充任“制使”也更为多见。如建中元年（780）二

月，德宗派遣11名黜陟使分往各地实施两税法，以右司郎中兼侍御史

庾何巡京畿，职方郎中刘湾往关内，刑部员外郎裴伯言往河东、泽潞、
                                                        
① 《朝野佥载》卷四。 
② 《册府元龟》卷一五五，《帝王部·督吏》 
③ 《册府元龟》卷六四，《帝王部·发号令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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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邢等道，司勋郎中韦祯往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礼部郎中赵赞往

山东、荆南、黔中、湖南等道，谏议大夫吴（洪）经纶往魏博、成德、

幽州等道，
①
给事中卢翰往河南、淄青、东都畿等道，吏部郎中李承

往淮西、淮南等道，谏议大夫柳载往浙江东西道，刑部郎中郑叔则往

江南、江西、福建等道，礼部员外卫晏往岭南五管。
②
其中有8人是郎

官。元和四年（809）正月，宪宗派遣左司郎中郑敬出使淮南、宣歙，

吏部郎中崔芃出使浙西、浙东，司封郎中孟简出使山南东道、荆南，

京兆少尹裴武出使江西鄂岳等道赈恤旱灾，
③
郎官占了四分之三。 

当然，唐朝后期出使郎官在肩负特定使命的同时，如同前期一

样也有“访求利病”的宽泛职责，所闻所见“事无巨细”均可向皇帝

奏闻。例如，元和十四年（819），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卒，宪宗以库部

员外郎李渤充吊祭使。李渤出使经过陕西之后，上疏曰： 

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

才一百余户，阏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它州县大约

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

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

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绝摊逃

之弊。其逃亡户以其家产钱数为定，征有所欠，乞降特恩免之。

计不数年，人必归于农矣。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

平。若不由兹，而云太平者，谬矣。 

                                                        
① 按，吴经纶乃洪经纶之误。《旧唐书》卷一二七《洪经纶传》载：“洪经纶，建中初为黜陟使。至东都，
访闻魏州田悦食粮兵凡七万人，经纶素昧时机，先符停其兵四万人，令归农亩。” 
② 《册府元龟》卷一六二，《帝王部·命使二》。 
③ 《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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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渤“又言道途不修，驿马多死”。史载“宪宗览疏惊异，即以飞龙

马数百匹，付畿内诸驿”。
①
因此，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唐后期出使

郎官所兼地方监察职能与唐前期似无不同。 

但是，资料显示，唐朝后期中央赋予出使郎官的地方监察使命在

许多场合是特指的，或者说是具有强制性。这无疑是不同于唐朝前期

的现象，应予重视。下面略予引证说明。 

第一，司法监察。例如，长庆元年(821)正月三日穆宗《南郊改

元赦文》称：“天下诸州府县官吏应行鞭捶，本罪不致死者，或假以

责情，致令殒毙，宜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等切加访察闻奏。”

②
同年七月壬子，穆宗册尊号赦文：“刑狱所系，理道最切。如闻比

来多有稽滞，一拘囹圄，动变炎凉。自今已后宜令御史台切加访察，

每季差御史巡囚，事涉情故，或断给不当，有失政刑，具事繇闻奏。

其天下州县，并委御史台并出使郎官、御史兼诸道巡院切加察访。”

③
宝历元年（825）正月七日敬宗赦文称：“天下诸州府县官应行鞭捶，

本罪不至死者，假以责情，致令殒毙。每念于此，良増恻然。宜委御

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等切加觉察，仍具事由闻奏。”
④
文宗开成五

年（839）十二月十四日，中书门下上奏：“准律：窃盗五匹以上加

役流。今自京兆、河南尹逮于牧守，所在为政，宽猛不同，或以百钱

以下毙踣，或至数十千不死，轻重既违法律，多以收禁为名。法自专

行，人皆异政。”建议“委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御

                                                        
① 《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 
② 《文苑英华》卷四二六，《赦书七·禋祀·赦书三》。 
③
 《册府元龟》卷九0，《帝王部·赦宥第九》。 
④ 《文苑英华》卷四二七，《赦书八·禋祀赦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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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台五品已上，与京兆尹同议奏闻，仍编入格令。⋯⋯其强盗贼，法

律已重，不在此限。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及度支、盐铁巡院察访，务

令遵守，不得隳违”。
①
可见出使郎官监察地方司法的重点，在于地

方官吏执法是否“法自专行，人皆异政”，以及处理刑狱案件稽滞等。 

第二，财政监察。财政监察是唐朝后期中央赋予出使郎官的重要

地方监察使命，具体内容包括赈恤、赋税稽征、仓粮加耗、边军粮食

供给、馆驿供给等，其中两税法外加征是监察重点。例如，德宗贞元

六年（790）二月制曰：“朕嗣守丕图，于兹七稔。每念万方所奉惟

在一人，百姓未康，岂安终食？故所以赈瞻优贷，思致乂安。方镇牧

守诚宜遵奉，如有违越，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访察以闻。”
②
元

和四年（809）三月三日，宪宗《亢旱抚恤百姓徳音》称：“诸道两

税外据榷率，比来创制敕处分，非不丁宁，如闻或未遵行，尚有此弊，

永言奉法，事岂当然？申敕长吏，明加禁断。如刺史承使牒擅于界内

榷率者，先加惩责。仍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察访闻奏⋯⋯其诸

道进献，除降诞、端午、冬至、元正任以土贡修其庆贺，其余杂进除

旨条所供及犬马鹰隼、时新滋味之外，一切勒停。如违越者，所进物

送纳左藏库，仍委御史台具名闻奏。如诸道停进奉后尚务因循，或有

聚敛，亦委出使郎官、御史察访闻奏。”
③
大和三年（820）十一月十

八日，文宗大赦文称：“天下除二税外，不得辄有科配，其擅加杂榷

率一切宜停，仍令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并所在巡院严加访察。”

                                                        
① 《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议刑轻重》，“会昌元年十二月都省奏”条。 
② 《册府元龟》卷一五五，《帝王部·督吏》。 
③ 《文苑英华》卷四三五，《徳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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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和七年四月，御史台奏：“臣昨因岭南道擅置竹练场，税法至重，

害人颇深，博访诸道，委知自太和三年准赦文两税外停废等事，

旬月之内，或以督察不严，或以长吏更改，依前即置，重困齐民。伏

望起今后应诸道自太和三年准赦文所停税外科配杂榷率等，复已却置

者，仰敕到十日内具却置事由闻奏，仍申报台司。每有出使郎官、御

史，令严加察访。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惩责，长吏奏听进止。”
②
太

和七年八月七日，文宗在《册皇太子徳音》中宣布：“天下诸州府应

纳义仓及诸色斛斗，除准式每斗二合耗外，切宜禁断。仍委度支盐铁

分巡院及出使郎官、御史切加访察。”
③
史载，“文宗尝召监仓御史

崔虞问太仓粟数，对曰：‘有粟二百五十万石。’帝曰：‘今岁费广

而所畜寡，奈何？’乃诏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县壅遏钱谷者。”
④
会

昌二年（842）四月二十三日，武宗《上尊号赦文》称：“边戍御扞

戎夷，士卒、衣粮最为切事。如闻逃亡浸广，营垒多虚。又供给公私，

皆率官健，妻拏困乏，不免饥寒。委本道节度使与监军使躬亲点阅，

据逃死欠阙人数，便取军中少壮有武艺子弟填替，不得遣有虚名。其

见在将士衣粮，皆须及时给付正身，不得辄有减刻，别将支用，令其

冻馁。仍委出使郎官访察闻奏，有违当案覆科贬。”
⑤
大中五年（851）

                                                        
①《文苑英华》卷 428。按，《文苑英华》夹注称：“宁不纠绳”四字诏令作“然後举奏，顷年赦令，非不丁
宁”。文意为顺。《旧唐书》卷一七上《文宗纪上》节录为“刺史分忧，得以专达。事有违法，观察使然后

奏闻”。但今本《唐大诏令集》卷七一所载《大和三年南郊赦》仍为“宁不纠绳”。 
② 《唐会要》卷八四，《租税下》。按，原文系年为“大和七年四月”，但御史台奏文有“知自太和三年
准赦文两税外停废等事，旬月之内，或以督察不严，或以长吏更改，依前即置，重困齐民”之句，说明此

奏离大和三年十一月赦文发布不久，不可能是大和七年。中华书局校点本《旧唐书》卷四九《食货下》校

勘记第一五条说；“大和七年  ‘大’字各本原作‘元’，据《唐会要》卷八四、《通考》卷一四改。”
但仍有失于细察处。 
③ 《文苑英华》卷四三二，《赦书十三》。 
④ 《新唐书》卷五二，《食货二》。 
⑤ 《文苑英华》卷四二三，《赦书四·尊号赦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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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宣宗敕：“如闻江淮之间多有水陆两路，近日乘券牒使命等，

或使头陆路，则随从船行；或使头乘舟，则随从登陆。一道券牒，两

处祗供，害物扰人，为弊颇甚。自今已后，宜委诸道观察使及出使郎

官、御史并所在巡院切加觉察。如有此色，即具名奏，当议惩殿。如

州县妄有祗候，官吏、所由节级科议，无容贷。”
①
咸通元年（860）

十二月，懿宗诏：“旧以天下赋租，年终勾并，或刺史入府，或县令

上州，所科群胥尽出百姓。且官有理所，安可擅离；物犯赃条，何须

枉法。从今委知弹御史、出使郎官，凡系抵违，明具论奏，仍委预为

条目，各遣闻知。”
②
 

第三，经济管理监察。唐朝规定地方官员应负一定的经济管理职

责，并作为官员考课的内容，如唐德宗时陆贽上疏说：“长吏之能者

大约在于四科，一曰户口增加，二曰田野垦辟，三曰税钱长数，四曰

征办先期。”
③
前两项就属经济管理内容。在考课制度之外，唐后期

还明令出使郎官对地方官员的经济管理状况进行特定的监察，主要是

闭籴与禁钱。例如，开成三年（838）正月二十四日，文宗《淄青蝗

旱赈恤》诏曰：“⋯⋯闭籴、禁钱，为时之蠹，方将革弊，尤藉通商。

其见钱及斛斗，所在方镇、州府辄不得擅有壅遏，任其交易，必使流

行。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及所在度支盐铁巡院切加勾当。”
④
大中十

三年（859）十月九日懿宗《嗣登宝位赦》称：“诸道州府闭籴、禁

钱，颇为弊事，前后赦勑，累有条具，尚恐因循，依前壅塞。宜委出

                                                        
① 《唐会要》卷六一，《御史台中·馆驿》。 
② 《册府元龟》卷四八八，《邦计部·赋税第二》。 
③ 《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三。 
④ 《文苑英华》卷四三六，《德音三·赈恤德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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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郎官、御史切加察访，如有违越，即具奏闻。”
①
所谓闭籴，指两

种行为，一是当邻近州县发生灾荒的时候，方镇、州剌史、县令为保

证当地粮食供给，暗中禁止商人将本地粮食贩运出境。
②
二是在发生

灾荒的地区，豪富之家将粮食囤积居奇。
③
所谓禁钱，指在钱重货轻

的经济形势下，铜钱通货严重不足，不少方镇、州剌史擅自禁止官民

携带铜钱出辖境。闭籴、禁钱都属地方经济保护行为，不利于利用粮

食市场活动进行救灾，特别是阻碍了商业流通。如《新唐书》卷五四

《食货志四》载：“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

皆绝。”同书卷一四二《崔倰传》载，穆宗时，崔倰出任湖南观察使。

“湖南旧法。虽丰年，贸易不出境，邻部灾荒不恤也。倰至，谓属吏

曰：‘此岂人情乎？无闭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贾流通，赀

物益饶。” 

第四，对“长吏政绩”的监察。除上引代宗大历六年四月之诏，

再如，大和三年（820）十一月十八日，文宗大赦文称： 

刺史职在分忧，得以专达，事有违法，观察使宁不纠绳？如

闻远地多未遵守，州司常务，巨细取裁，至使官吏移摄，将士解

补，占留支用，刑狱断结，动须禀奉，不得自专。虽有政能，无

所施设，选置长吏，将何责成？宜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严

                                                        
①  《文苑英华》卷四二 0，《赦书一·登极赦书》。 
②《唐会要》卷九 0《闭籴》载，文宗大和三年九月敕：“河南河北诸道频年水患，重加兵役，农耕多废，

粒食未丰。比令使臣分路赈恤，冀其有济，得接秋成。今诸道谷尚未减贱，而徐泗管内又遭水潦。如闻江

淮诸郡所在丰稔，困于甚贱，不但伤农。州县长吏苟思自便，潜设条约，不令出界。虽无明榜，以避诏条，

而商旅不通，米价悬异。致令水旱之处种植无资。宜令御史台拣择御史一人于河南巡察，但每道每州界首

物价不等、米商不行，即是潜有约勒，不必更待文榜为验，便具事状，及本界刺史、县令、观察判官名衔

闻奏。河南通商之后，淮南诸郡米价渐起，转连接之处，直至江西湖南荆襄以东，并须约勒，依此举勘闻

奏。仍各委观察使审详前后敕条，与御史相知，加访察。不得稍有容隐。” 
③ 《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附弟起传》载，大和六年，王起任河中晋绛节度使。“时属蝗旱，粟价暴
踊，豪门闭籴，以邀善价。起严诫储蓄之家，出粟于市，隐者致之于法，由是民获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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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察访，观察奏听进止，本判官不能匡正，及刺史不守朝章，并

量加贬降。若所管州郡控接蕃夷，军戎之间，事资节制，须得使

司共为条理，即不在此限。
①
 

这是规定出使郎官要参与监察剌史能否独立行使法定的职权。开成元

年（836）八月，中书门下奏： 

致治亲民，属在守宰。朝廷近日命官颇加推择。从今已后，

望令诸观察使每岁终具部内刺史、县令司牧方策、政事工拙上奏。

其有教化具修，人知敬让；贼盗逃去，遗赂不行；刑狱无偏，赋

税平允；抚绥孤弱，不虐幼贱；奸吏黠胥，侵牟止绝；田畴垦辟，

逃户归复；道路平治，邮传修节；府无留事，狱去系囚；纠慝绳

违，嫉恶树善；以公灭私，绝去货殖；夙兴夜寐，宴戏省少；人

无谤议，家有盖藏，是谓循良之吏，恺悌君子。其能备此具美者，

仰以其尤荐闻，朝廷特加褒赏，增秩改章，征受显重。如或数科

之中粗有提举，勤恪不怠，处事无阙者。仰以次等荐闻，量加宠

赏，偕留未替，以候成绩。其有昧此政经，所向无取；循资待录，

无补于治；散材凡器，长在人上，亦仰以实奏闻，当请移于散秩。

如有贪残黩货，枉法受赃，冤诉不伸，拷笞无罪，有一于此，具

状以闻，当加峻刑，投诸荒裔。赏善惩恶，期于必行。掾曹邑佐

善恶特异者。亦仰闻状请。颁示四方，专委廉察。仍令两都御史

台并出使郎官、御史，及巡院法宪官常加采访，具以事状奏申。

中书门下都比较诸道观察使承制勤怠之状，每岁孟春分析闻奏，
                                                        
①《文苑英华》卷 428。按，《文苑英华》夹注称：“宁不纠绳”四字诏令作“然後举奏，顷年赦令，非不丁
宁”。文意为顺。《旧唐书》卷一七上《文宗纪上》节录为“刺史分忧，得以专达。事有违法，观察使然后

奏闻”。但今本《唐大诏令集》卷七一所载《大和三年南郊赦》仍为“宁不纠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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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议惩奖。
①
 

这是要求出使郎官参与对诸道观察使考课地方官员情况的监察。会昌

二年（842）四月二十三日武宗《上尊号赦文》称： 

商通百货，士奉公程，俾无行旅之虞，在去萑蒲之聚。应州

郡连带江湖，常多寇盗，结构群党，潜蓄弓剑，残害平人，剽劫

财物，道途商贾，常患不安。方今海内无虞，所宜普凑。委诸道

节度防御使，如界内带江山淮海处，切加警备，仍差巡检，更于

要害处加置军镇捉搦，择有机略军将镇守游奕，明立赏罚。如能

设计擒获贼党二十人已上，并获赃物，推问行劫踪迹分明者，量

其功迹，节给优赏，仍与迁职。如界内有劫杀不能捉获者，亦节

级重加惩责。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及所在巡检院切加访察，不得

更使因循。
②
 

这是要求出使郎官参与对地方治安管理状况的监察。会昌五年（845）

九月，中书门下奏：“⋯⋯右奉圣旨令商量减诸道判官，约以六员为

额者。臣等商量，须据旧额多少，难于一例停减。今据本镇额量减，

数亦非少。仍望令正职外不得更置摄职。仍令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

史专加察访。”③这是要求出使郎官监察地方政府执行减省判官数额

的情况。大中三年（848）二月，中书门下奏：“诸州刺史到郡有条

流，须先申观察使，与本判官商量利害，皎然分明，即许施行。如本

是前政利物徇公事，不得辄许移改。不存勾当，踵前因循，判官重加

                                                        
① 《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 
② 《文苑英华》卷四二三，《赦书四·尊号赦书二》。 
③ 《唐会要》卷七九，《诸使下·诸使杂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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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责，观察使听进止。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常切询访举察。”
①
这是

要求出使郎官监察新任州剌史如改变前任的政施是否妥当。 

 第五，民情民风监察。例如，长庆三年（823）十二月，浙西观

察使李德裕奏：“缘百姓厚葬，及于道途盛设祭奠兼置音乐等。闾里

编甿，罕知报义。生无孝养可纪，殁以厚葬相矜，丧葬僭差。⋯⋯伏

请臣当道自今以后如有人却置，准法科罪。其官吏以下不能节级惩责，

仍请常委出使郎官、御史访察。所冀遐远之俗，皆知宪章。”他的建

议获得穆宗批准。
②
次年三月，穆宗在赦书中宣布：“应天下所贡奇

绫异锦雕文刻镂一事已上，有涉逾制者，悉皆禁断。至于丧葬、嫁娶、

车马、衣服事关制度，不合逾越，委中书门下明立科条，颁示天下。

有不守者，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严加访察，节级科处。”
③
大和

八年（834）文宗《疾愈徳音》称：“天下诸州府如有寃滞未伸，宜

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察访闻奏。”
④
 

最值得引证的是，大和七年（833）闰七月文宗敕称： 

前后制敕，应诸道违法征科，及刑政冤滥，皆委出使郎官、

御史访察闻奏。虽有此文，未尝举职，外地生人劳弊，朝廷莫得

尽知。自今已后，应出使郎官、御史所历州县，其长吏政绩，闾

阎疾苦及水旱灾伤，并一一条录闻奏。郎官宜委左右丞勾当，法

官委大理卿勾当，限朝见后五日内闻奏，并申中书门下。如访知

所奏事不实，必加惩责。其奏举称职者，则议优奖。⑤ 
                                                        
① 《唐会要》卷六九，《刺史下》。 
② 《唐会要》卷三八，《服纪下·葬》。 
③ 《册府元龟卷》六五，《帝王部·发号令第四》。 
④ 《文苑英华》卷四四一，《徳音八·杂徳音二》。 
⑤ 《册府元龟》卷六五，《帝五部·发号令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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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敕文清楚地说明了二点，第一，唐后期中央要求出使郎官承

担的地方监察使命是带强制性的，出使回朝须限时向皇帝和中书门下

报告。其履职情况则由尚书都省左右丞负责检查。
①
第二，赋予出使

郎官的地方监察使命，重点是“违法征科及刑政冤滥”，即司法监察

与财政监察两方面。此外还有“长吏政绩，闾阎疾苦，水旱灾伤”，

即吏治监察，并要反映民风民情、农业生产状况等。 

总之，唐后期中央已经在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地方监察系统，

要求他们与出使御史一样承担特定的地方监察使命。 

那么，唐朝后期的出使郎官为什么会被中央赋予地方监察的使命

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当在三个方面。 

第一，郎官具有特殊地位。据《唐六典》规定，尚书省郎官的品

秩，郎中均为从五品上，员外郎均为从六品上，但通常是挑选“有素

行才望高者”②出任。郎官身居行政中枢，具体负责起草和执行有关

政令，得以面见皇帝、宰相。自唐太宗以来其选任逐渐不由吏部注拟，

而由皇帝制授。③所以颜真卿说郎官与御史一样，同是皇帝的“腹心

耳目之臣”。因此，唐后期“出使郎官”和出使御史一样地被赋予地

方监察的使命，与其特殊的地位有关。 

第二，制使具有特殊权威。郎官一旦出使，便具有“制使”的身

                                                        
①按，尚书都省左右丞本来就负有考核郎官之责。如《全唐文》卷二六玄宗《饬尚书诸司诏》称：“尚书礼

阁，国之政本。郎官之选，实藉良才。如闻诸司郎中、员外郎，怠于理烦，业唯养望，凡厥案牍，每多停

拥，容纵典吏，仍有货赇。欲使四方，何以取则？事资先令，义贵能改。宜令当司官长殷懃示谕，并委左

右丞勾当。其有与夺不当，及稽滞稍多者，各以状闻。”《新唐书》卷一六三《孔戣传》载，穆宗时，尚书

左丞孔戣以年老为名辞职，私下对好友韩愈说他辞职的真实原因在于：“吾为左丞，不能进退郎官”。《旧

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载，文宗大和三年（829）九月，元稹任尚书左丞，“振举纪纲，出郎官颇乖公

议者七人”。 
② 《旧唐书》卷一 0六，《李林甫传》。 
③ 参见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第 194-195页，中华书局，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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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出使郎官作为“制使”，是皇帝的代表，他们出行前常要接受皇

帝的面喻，回朝则面奏皇帝。史载，贞元后期，德宗虽然年老却“躬

自听断，天下事有所壅隔，群臣畏帝苛察，无敢言”。监察御史段平

仲常说：“上聪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为循默尔。使我一日得召见，

宜大有开纳。”后来京师发生旱灾，“诏择御史、郎官开仓振恤。段

平仲与考功员外郎陈归被选”，二人临行前受德宗召见，段平仲应对

错牾。
①
元和四年（809）正月，为赈恤旱灾，宪宗派遣左司郎中郑敬

出使淮南、宣歙，吏部郎中崔芃出使浙西、浙东，司封郎中孟简出使

山南东道、荆南，京兆少尹裴武出使江西鄂岳等道。“将行，并召对”，

宪宗告戒说：“朕宫中用度，一匹以上皆有簿历，惟拯救百姓则不计

所费焉。卿等今者赈恤灾旱，当勤于奉职。勿如潘孟阳所到务饮酒游

山寺而已。”
②
这都是郎官出使前有接受皇帝面喻之殊遇的例证。大

和三年（829）八月，文宗下诏要求给事中“自尚书省、御史台所有

制敕及官属累授不当，宜封章上论，其事状分明，亦任举按。须指事

据实不放上”。同时又规定“如郎官、御史台出使访闻按举，自准前

后赦文，不在此限”。③之所以给予出使郎官上奏不同于在省郎官的

特殊待遇，也与他们具有“制使”的特殊身份有关。 

出使郎官和其他制使一样，作为皇帝的使者到地方上具有特定的

权威。唐律把“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列为六种“大不敬”行为

                                                        
① 《新唐书》卷一六二，《段平仲传》。 
② 《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等使》。按，《旧唐书》卷一六二《潘孟阳传》载：“宪宗新即位，
乃命孟阳巡江淮省财赋，仍加盐铁转运副使，且察东南镇之政理。时孟阳以气豪权重，领行从三四百人，

所历镇府，但务游赏，与妇女为夜饮。至盐铁转运院，广纳财贿补吏职而已。及归，大失人望，罢为大理

卿⋯⋯宪宗每事求理，常发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郑敬奉使，辞，上诫之曰：‘朕宫中用度，一匹已上皆

有簿籍，唯赈恤贫民，无所计算。卿经明行修，今登车传命，宜体吾怀，勿学潘孟阳，奉使所至，但务酣

饮、游山寺而已。’其为人主所薄如此！” 
③《册府元龟》卷六五，《帝王部·发号令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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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①
制使的人身安全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唐律规定，若图谋杀

害制使，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
②
若因忿而殴

制使，徒三年；“伤者，流二千里；折伤者，绞”。并注称：“折伤，

谓折齿以上。”
③
所以制使出行不仅“威振远近”，

④
而且享有一些特

殊待遇，如皇帝“多赐章服，以示加恩”；
⑤
经过关津过所时其随身

器仗可以不申报；
⑥
入州境有“朱衣吏前导”等。

⑦
  

总之，郎官虽然品秩不高，但出使时因“制使”的身份而具有很

高的权威，唐中央让他们兼任地方监察的特定使命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唐朝后期中央出于加强制约地方分权势力的政治需要。出

使郎官被赋予特定的地方监察使命，之所以发生在唐朝后期，显然与

当时中央集权与以方镇为代表的地方分权势力的矛盾斗争有关。众所

周知，经过安史之乱，以方镇为代表的地方分权势力逐步加强，唐中

央集权呈逐渐衰弱之势。但双方的矛盾斗争时有反复。德宗、宪宗、

穆宗、文宗、宣宗等朝都或多或少从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采取抑

制地方分权势力的措施，成效虽然不一，但说明唐中央并不甘心放任

                                                        
①《唐律疏议》卷一，《名例》。 
② 《唐律疏议》卷十七，《贼盗》。 
③ 《唐律疏议》卷二一，《斗讼》。 
④ 《玄怪录》卷一“裴谌”条载，裴谌、王敬伯、梁芳三人在隋大业年间相邀入山学道，后来梁芳死，王
敬伯不甘寂寞下山求官。唐贞观初，敬伯官至大理寺评事，“衣绯，奉使淮南，舟行过高邮。制使之行，

呵叱风生，行船不敢动。时天微雨，忽有一渔舟突过，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风。敬伯

以为吾乃制使，威振远近，此渔父敢突过我。试视之，乃谌也。” 
⑤ 《旧唐书》卷一五八《郑余庆传》载：“（元和）十二年，除太子少师。寻以年及悬车，请致仕，诏不
许。时累有恩赦叙阶，及天子亲谒郊庙，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复计考，其使府宾吏，又以军

功借赐命服而后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绿者甚少，郎官、谏官有被紫垂金者。又丞郎中谢洎郎官出

使，多赐章服，以示加恩，于是宠章尤滥，当时不以服章为贵，遂诏余庆详格令立制，条奏以闻。” 
⑥ 《唐会要》卷八六《关市》载，宝应元年（762）九月代宗敕曰：“骆谷、金牛、子午等路往来行客所将
随身器仗等，今日以后，除郎官、御史、诸州部统进奉事官任将器仗随身，自余私客等皆须过所上具所将

器仗色目，然后放过。如过所上不具所将器仗色目数者，一切于守捉处勒留。” 
⑦ 《新唐书》卷一七九《贾餗传》载，穆宗死时，考功员外郎、知制诰贾餗被派往江、浙告哀，途中被任
命为常州刺史。“旧制，两省官出使，得朱衣吏前导，餗赴州，犹用之，观察使李德裕敕吏还，怏怏为憾”。
可见“两省官”包括郎官出使州县，入境时是颇风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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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分权势力坐大。在这种形势下，出使郎官被赋予地方监察的特定

使命，无疑是体现唐中央试图加强制约地方分权势力的努力。 

总之，唐后期出使郎官被纳入地方监察系统，是因为他们本是皇

帝的腹心之臣，加上“制使”的特定权威，才会被赋予地方监察的使

命。换言之，出使郎官要承担监察地方的特定使命，倚仗的其实是皇

权和中央集权的权威。 

但是，在唐后期中央集权趋于衰弱、方镇割据势力日益加强的政

治形势之下，出使郎官对地方的监察收到多少成效，值得怀疑。从唐

后期皇帝不断给出使郎官、出使御史、度支盐铁巡院官下达监察地方

的特定使命，可知当时地方官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屡禁而不止，且出使

郎官等监察不力。对此皇帝时有表示不满，如宝历元年（825）正月

七日敬宗在南郊赦文中说：“朕即位之初，已有赦令，至如损彻服御、

止绝他献，限丧葬以息淫费，禁奇靡以专女工，隐实版图，谨守储备，

及他徭擅赋，闭籴禁钱，吏行奸欺，人冒依庇，僧道逾滥，流贬重轻，

钱币利害，军屯侵占，车马衣服之制度，侵公入已之赃私，悉令条疏，

贵欲该备。颁宣未几，废格已多，或职司堕慢，而不能将命，或诏命

才行，而下已不守，以此求理，不亦难乎！⋯⋯其在有司州郡者，委

御史台及分察使、出使郎官、御史、度支盐铁巡院，准前后诏敕切加

访察，各具犯状，移勘奏闻。其本判官及刺史以下，必加贬责，用惩

不恪。如举察之司循黙自守、事状泄露者，亦据容庇，量加殿黜。仍

并委中书门下重有举明去年三月三日赦令及今年赦文，一事已上，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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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惩责，据时限，量官吏勤惰，具科殿重轻，闻奏。”①其后，大和七

年（833）闰七月文宗又说：“前后累降制敕，应诸道违法征科，及刑

政冤滥，皆委出使郎官、御史访察闻奏。虽有此文，未尝举职。” ②加

上史籍罕见记载出使郎官举按地方官员的具体事例，我们怀疑出使郎

官参与监察地方缺乏功效还是事出有因的。不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

看，唐后期出使郎官被正式纳入地方监察系统，仍然是中国古代地方

监察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应予揭示。 

（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时，因篇幅限制，略有

删节） 

                                                        
①《唐大诏令集》卷七 0，《典礼·南郊四·宝历元年正月南郊赦》。 
② 《唐会要》卷六二，《御史台下·出使》。 


